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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博物館　　林國輝
19世紀中葉以前，糖是繼茶和絲以外，清廷最大宗的外銷品，而廣東與福建則是產糖最多的省份，引起了經濟史家濃厚的興趣。
先秦至六朝典籍中，皆提到蔗，但據季羨林先生的研究，中國生產蔗糖的歷史，最早不超過三國時代，應是三國至唐朝的某一個時期
，至於史書上記載唐太宗遣使到印度學習煉糖之法，應只是為了要改良中國既有的熬製沙糖的技術。
近代用以生產蔗糖用的甘蔗（Sacchrum officinarum），原產於畿內亞，後傳播至印度，估計其培植方法也隨熬糖法於唐朝時傳入中國
。
甘蔗生長於年平均溫約20-30℃，年降雨量多於1500毫米的地區，並以排水良好的砂土為佳，所以最適合在亞熱帶的「輋地」(坡地)上種植。中國的福建、台灣、四川、雲南、廣東及廣西等省份，皆適合甘蔗生長。

清代廣東的製糖業

明清以來，廣東已成為生產蔗糖的重鎮，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中，曾對廣東糖業有詳細記載：「糖之利甚厚，粵人開糖房者多以致富，蓋番禺、東莞、增城糖房者十之四，陽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與禾田等矣。……蔗之甘在幹在庶也。……榨時。上農一人一寮，中農五之，下農八之十之，以荔枝木為兩轆，轆轆相比若磨然。長大各三四尺。轆中餘一空隙。投蔗其中，駕以三牛之牯，轆旋則蔗汁洋溢，轆在盤上，汁流槽中。然後成飴，其濁而黑者曰黑片糖，清而黃者曰黃片糖，一清者曰赤沙糖。……其凝結成大塊者，堅而瑩，黃白相間，曰冰糖，亦曰糖霜。」

清雍正年間(公元1723-1735年)范端昂，《粵中見聞》也有類似的記載類：「榨之法，以荔枝木為兩轆，高三尺餘。規而圓之，徑闊二尺許。兩轆相比若磨，然中餘一空隙，投蔗其中，駕以二牛，鞭牛運行，則轆隨旋轉。蔗汁下注槽中，是謂糖清。然後用雞子清、豬膏合煮煉成，貯于糖漏。……久之啟視，其上近土封者如黃沙曰結糖，次曰三白，二白居中則為白糖。最白者以日曝之，細若紛雪。售于東、西二洋，曰洋糖。次白者售于天下。其凝結成塊，黃白相間者曰冰糖。」

從上述引文中可見：1）與香港相鄰的東莞及番禺縣，皆是蔗糖的主要產區；2）廣東的富農一戶可獨資擁有一台絞寮，而中農及貧農則要數戶合資才可建立絞寮；3）當時榨蔗糖的工具是由荔枝木所製，並以兩頭或三頭牛推動；四）廣東的蔗糖產品種類繁多，包括有黃片糖、黃沙糖、白沙糖及冰糖等，而且己經成為重要的外銷品。
香港傳統糖業的歷史及製糖作坊的分布

嘉慶廿五年(1820)編的《新安縣志》中，僅有數十字提及當時香港的製糖業：「蔗有二種……冬時榨汁煮煉成糖，其濁而黑者曰黑片糖，清而黃者曰黃片糖，其白而細者曰白沙糖。」
。香港於1841年割讓予英國後，殖民地政府對新安及東莞兩縣的糖業亦甚為留意
，到1898年「新界」割讓予英國後，港督卜力(Sir Henry A. Blake)隨即派員往新界調查，發現當時新界共有81台絞寮，甘蔗種植的面積達750 英畝，總產值更達175,000港元，其中四分一的糖產為當地村落使用，其餘則外銷至香港島及廣東。傳統製糖是勞力密集的工業，報告亦記載，當時製糖所得的收入，半數用於支付絞寮工人的薪酬及其他開支。

港督卜力對新界的製糖業興趣甚大，認為這是可以加以開發利用，他在1899年親訪屏山時，與父老特別討論到當地製糖業的現況
，之後他甚至從夏威夷及爪哇引入新的品種，在屏山進行試種，並希望利用從外地輸入的機械糖磨取代原始的糖磨，以增加產量，但這兩個試驗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官方報告表示，元朗居民不滿機械榨汁機把甘蔗絞得太爛太碎，剩下的蔗渣不能用作燃料，令他們收入大減。

過往的政府報告視元朗為甘蔗種植的主要產區，但從今日找到的糖廠遺跡可知，上水及西貢地區亦有甘蔗及蔗糖出產，不過仍以元朗為最大宗。(遺跡分佈見附表一。)然而，有關本地糖廠的圖片資料甚為缺乏，最早的資料見於1934年的《香港自然家》(Hong Kong Naturalist)雜誌，書內轉載了1893年一位外國人在香港仔(Little Hong Kong)所見的蔗磨素描。
1970年代港大建築系師生在西貢進行古建築及村落史跡調查時，亦對當地發現的蔗磨遺蹟進行繪圖
。現今東京外語大學藏有數幅約繪於1860年的「中國製糖圖」，也記載了製糖的每一個步驟，從圖中所見的客家農婦妝扮，似為廣東一帶村落糖廠的情況。

從這些繪圖資料可見，香港地區的蔗磨是以花崗石打製的，而石轆的高度較矮，直徑較大，與上引文獻所見的荔枝木轆有著極大分別。
傳統糖廠的經營──以元朗山下村為例

山下村的糖廠

香港「新界」的糖廠遺址，以元朗屏山鄉山下村保存得最多及最好。香港政府1960年出版的《香港地名誌》所載，全村只有825人
，但據父老憶述，過往村內曾先後出現過約13所糖廠，最高峰期曾有三所糖廠同時運作。現今尚可認出的糖廠名字有：中心寮、老寮、高地寮及新寮仔。其中以「新寮仔」的成立時間最晚，約建於1920年代，而山下村糖廠雖面臨現代化糖廠低廉片糖的競爭，但仍屹立至1950年，由於遇上連年大旱，作物失收，才不得不停業。

據筆者考察，山下村的製糖作坊可分為蔗場、絞寮及糖廠三個部分。蔗場是絞寮外的空地，用作暫時存放新割下的甘蔗，村民在這裏先把甘蔗削根去葉，再送到絞寮榨汁。絞寮內放置有一組兩個的石轆連石底盤，石轆由四只牛推動，工人只要把蔗放入，便可壓榨出蔗汁。蔗汁會用木桶盛載，每桶重約百斤，滿兩桶就交予煮糖師傅煮糖，而蔗渣則可用作煮糖的燃料。如果要向別人租用牛隻，則要繳付租金，稱為「牛糖」。走內圈的牛一日要糖三斤，外圈的則要三斤半。絞寮雖位處室外，但村民在絞蔗時，會蓋搭草棚以阻擋風雨侵襲，製糖季節完結，才把草棚拆去。
糖廠是煮糖及製片糖的地方，煮糖用的灶位於室外，灶上可放置三個大鍋，蔗汁經第一鍋至第二、三鍋，期間加入蠔灰 、紅薯及生油等，以沉澱蔗汁中的雜質，便可煮出清澈而濃度極高的糖漿。製片糖的工序則在小屋內進行，屋內設有木床，床上放置草蓆，工人把糖漿傾倒蓆上冷卻，再切割成片糖，便可放入瓦缸中儲存和運到墟上販賣。

糖廠的經營

山下村的糖廠有些是由同一房人所擁有，另一些則以股分制經營。與《廣東新語》所說相符合，由於絞寮一日只可榨廿四桶「水」（蔗汁），糖廠股分也以廿四股或十二股為單位，這種安排是為了方便分配佔用絞寮的時間。

就以新寮仔為例，1999年山下村中貼出告示，因事重新申明「新寮仔」的股分分配。新寮仔股權共分廿四分，每持有一股者，可使用糖廠半日，即煮十二桶水，佔兩股者可用一日，即煮廿四桶水。如此類推。從告示開列的名字可知，當中最大的股東一人，佔四股，可用兩日，另四名股東各佔兩股，每人可用一日，至於餘下的十二位股東都祗持有一股，各佔用糖寮半日。事實上，十七位具名股東只佔用了糖廠十二日，共煮288桶水，其餘時間糖廠可租予其他村民。
糖廠股東除了可以把製成的糖出賣營利外，出租使用權也是謀利的重要途徑，再者，絞蔗時剩餘的蔗渣可作燃料，煮糖時產生的渣滓也可賣作豬隻飼料。所以，糖廠尚算是有利可圖的事業。
部分村落的糖廠遺址，至今己難以辨識，但從鄉村流傳的詩文中，仍可看到過去「糖房」及「絞寮」的輝煌歷史。例如上水鄉廖潤深先生所輯的《萬石堂祭祀用品及村中對聯》中，就有「較寮對」兩對：「白鏹每從甜處得，黃金多自爽自來；往來都是甜中客，出入無非爽利人。」「百物平安皆爽氣，一寮和合亦精神。」
另《上水廖氏廖翕和抄村中對聯》有「校寮對」：「局緊機圓音正雅，雲蒸霞蔚氣猶甘，諸如寮中經取汁，甘漿釜內易成飴。」和「糖房對」：「世界共慶含飴樂，境況同欣啖蔗佳。」

屯門陶福添先生謄寫的《適用對聯》中，則有「糖寮、絞寮對」三對：「牛強力壯惟十二，糖麗價高過三千。」「吉日開寮糖善價，良辰安絞物生財。」「絞聲和平臨大有，寮塲吉慶益同人。」更難得的是，書中保留了昔日祭祀「糖寮祖師」所用的款額，從中可知昔日神壇橫書：「身壯力健」，正中寫有「敬如在」，左右則為對聯：「神德如山重」及「財源似海深」。

結　　語

　　糖在日常生活裏佔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糖可產生熱量。在傳統小農經濟的社會裏，農民所生產的米多用作交取田租，或運到市場販賣，以換取金錢來贘還欠債。他們日常消耗的多是劣質碎米，而吃糖水替代吃米飯，就是減低食米消耗的最佳辦法。以山下村為例，村民多於晨曦初現就到田中工作，習慣於每日早上十一時左右吃蕃薯糖水作午飯，以補充氣力，可見糖是米的替代品。

　　另外，糖在禮儀中所扮演的角色卻較其他食物為重，尤其在過年時，做湯丸、年榚、煎堆、茶粿、炒米餅、米通，以及煮盆菜，都要用糖，更不要說賀年糖果中的糖年藕、糖蓮子及糖冬瓜了。廣東人以「甜頭」形容好處、利益，謝灶時也要奉上片糖，希望藉此令陞天述職的灶君替自己多說好話。據《新安縣志》中載，清代時本地居民遇有嫁娶，女方嫁妝中必須有的「糖梅」，「糖梅」就是以糖醃製的果子食品
。由此可見，甜不獨是味覺，對廣東人而言，更多了一重吉慶、吉祥的意義，所以製糖不獨是為了解決飲食的問題，更是為了使傳統民俗生活完善的必要手段。

附表一

	地區
	村名
	1950年代前糖廠數目
	製糖遺趾
	資料來源

	北區
	上水圍
	未知
	過去曾見石磨三個於祠堂側
	實地考察所見

	
	龍躍頭
	未知
	部份石磨配件為博物館收藏
	博物館藏品紀錄

	
	金錢村
	兩間
	現存石磨兩個於小巴站側
	博物館2002年3月26日侯先生訪問

	
	木湖村
	未知
	石磨兩個棄於村口
	實地考察所見

	
	絞寮村
	未知
	現存糖廠建築一所
	實地考察所見

	
	簡頭村
	未知
	現存石磨兩個於村公所外
	實地考察所見

	西貢
	白沙澳
	一間
	絞糖石磨一套為博物館收藏
	+Survey,p.38

	
	海下
	一間
	絞糖石磨一套為博物館收藏
	博物館藏品紀錄

	
	山寮
	一間
	
	+Survey,p.132

	
	大藍湖
	一間
	現存石磨兩個於小徑旁
	實地考察所見

	
	大腦村
	一間
	現存石磨連磨盤一套於村中
	博物館2001年10月24日曾容先生訪問

	
	北港坳
	兩間
	1970年代仍有糖廠遺址於村中
	+,p.158， 運作至1925年始停止。

	
	嶂上
	未知
	
	＃司馬龍，p.80

	
	高塘
	三間
	現存石磨於村旁
	＃司馬龍，p.62

	
	井欄樹
	一間
	石磨已作建屋地基
	博物館2001年11月22日邱先生訪問

	元朗
	唐人新村
	未知
	
	博物館2001年11月1日鄧女士訪問

	
	牛磡村
	兩間
	現存糖廠遺址於村後
	博物館2002年3月24日黃太太訪問

	
	山下村
	三間
	現存糖廠遺址於村中
	實地考察所見

	
	沙崗圍
	三間
	現存石磨兩個於圍門處
	博物館2002年3月24日訪問

	
	白沙村
	一間
	現存石磨兩個於村後
	實地考察所見

	
	東頭村
	未知
	現存石磨兩個棄於村中
	實地考察所見

	沙田
	隔田村
	未知
	現存石磨兩個棄於村中
	實地考察所見


+Survey of Chinese Historic Rural Architecture in Sai Kung District New Territoritories, by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 Section,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7.
#司馬龍著，《新界滄桑話鄉情》（香港：三聯書局，1990年）

──全文完──
� 有關廣東製糖史的眾多論著中，以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assachusa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最詳盡，書中除深入介紹製糖工藝外，更從世界經濟史角度看18及19世紀歐洲食糖需求的變化，如何影響著中國糖的外輸，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之一員，而中國糖業的興盛，又如何影響到清廷國內的社會組織及經濟結構。


�季羨林，《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頁67。


� 同上引書，頁100。


�季羨林先生在甘蔗原生地及何時傳入中國等問題上皆未有定論，這裏的觀點為作者推測。


�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689至690。


�范端昂，《粵中見聞》(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286。


� 王崇熙，《新安見聞》（嘉慶24年(1816年)）,頁93。


� “Reports Exhibiting the Past and Present 1849,” in 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on Reports, 1841-1941(London: Archive Editions, 996), Vol.1, pp.101-105.


� “The next most important agriculture is that of sugar.  There are about 750 acres growing cane, which is crushed in 81 sugar mills of a very primitive nature scattered over the territory.  The total value of the sugar produced annually is about 175,000, rather more than half that sum being required to cover wages and other expenses of crushing.  A forth of the sugar produced is used for local consumption, the rest being exported to Hong Kong and Canton.” Hong Kong Report for 1899, in 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on Reports, 1841-1941, Vol.2, p.229.


� “Report of a visit by Governor Blake to the New Territories” (letter to Mr. Chamberlain dated August 16, 1899), i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extension of the boundary of the Colony (London: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1900)


�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suggested that some Chattanooga Sugar Mills should be obtained from America to demonstrate to the sugar growers the advantages of using Western machinery in place of the primitive in use.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instructions improved varieties of sugar cane are also being obtained from Java,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Honolulu, and I have made arrangements for Mr. TANG HING-TONG to receive and cultivate them during the ensuing season.” In Report on the New Territory at Hong Kong, 1899, in 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on Reports, 1841-1941, Vol.2, pp.283-284


� “Hong Kong (New Territory) 1901” in 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on Reports, 1841-1941, Vol.12, p.314-315.


� “Hong Kong: Some Early Notes on Its Natural History,” by A. H. Crook and L. Gibbs, in Hong Kong Naturalist, Vol. 5, No.1 (March 1934), p 193.


� Survey of Chinese Historic Rural Architecture in Sai Kung District New Territoritories, by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 Section,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7), p.29.


� 該批圖卷見唐立著，《雲南物質文化．生活技術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從作者實地調查所得，雲南現今仍使用木轆製成的蔗磨，而不是廣東地區流行的石磨。


� A Gazet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Press, 1974)p.168.


� 廖潤深輯，《萬石堂祭祀用品及村中對聯》(1956年?)


� 《上水廖氏廖翕和抄村中對聯》


� 陶福添輯，《適用對聯》（1988）


�王崇熙，《新安見聞》（嘉慶24年(1816年)）,頁76。





1
1

